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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小青，”冶平平抢

过话茬，吐吐舌头，一脸怪相
地说，“及时举报，提供线
索，检举揭发犯罪嫌疑人，乃
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再
说了，你左小青也该大义灭
亲，千万不能受株连啊。”

左小青腾地跳起，指着冶

平平鼻子说：“你啥意思?”
事情忽然起了变故，冶平

平的玩笑开大了，可她还浑然
不知，依旧一本正经地作势
说：“谁不清楚，通缉令上的
一个人跟你家乔顿长得一模
一样嘛，哎，你家乔顿好几天
不见喽，去哪儿避风头了?”
“去你妈的!”

左小青跳起脚，抄起茶
几上的烟缸，直直砸过去。冶
平平一躲，烟缸擦过肩头，摔
碎在地上。林兰扭住左小青
胳膊，往隔壁屋子拽，可左小
青仍不依不饶。她掉转枪口，
冲着刚才的对家吼叫：“妈
的，你笑什么笑?一脸的蠢

相，跟个面瓜似的。你滚出
去，从我家里滚蛋。”对家的
表情僵在脸上，尴尬无比。林
兰拽不住，左小青使出了吃
奶的劲，母兽似的挑衅着。冶
平平悻悻地站着，绞着十指，
沉郁地说：“你玩不起吧，连

个玩笑话都听不懂呀?”
“玩笑话?”左小青嘁的

一声，“你给我家乔顿泼大
粪，给他身上栽赃，这也是开
玩笑?抢珠宝店和抢银行是一
样的性质，要掉脑袋的。我哪
儿招你惹你了?”冶平平气馁

地坐下，抱住头。林兰捂住左
小青的嘴巴，但控制不了她的
身体。左小青扑上前，继续
说：“别当我眼里没水，你冶
平平绝不是省油的灯。你男人
下地县挂职，你在搞婚外情，

养了野汉子。上个月，你还去
区人民医院打了胎，深更半夜

偷偷摸摸去的，对不对?”
冶平平脸上横着一个问

号，羞得面红耳赤。突然，冶
平平欺身而来，抬手给林兰
一记响亮的耳光，怪罪道：
“妈的，你是不是多嘴多舌，
给左小青这个泼妇告了密?

我拿你当朋友，你却出卖
我。”林兰很无辜，也被耳光
打懵了，眼神憋屈地望着她。
“左小青，你给我作证，

我嚼过这样的烂舌头吗?”

林兰刚拽住左小青手，就被
左小青扒拉开，躲开几步。林

兰孤立无援，求救样地瞥着
左小青。忽然，左小青格格格
地笑起，笑得令两个人摸不

着头绪。笑停了，左小青有气
无力地说：
“滚吧，赶快滚。”
冶平平和林兰戳着，腿

上灌了铅，各自都是一肚子
的委屈，想找回清白的念头
被掐死了。

女人打群架，男人扯是
非，基本上是现在的社会风
尚。左小青并不觉得过分。踩
着一地的狼藉，她终于找见

了一条快乐的理由。这使她
喜从心生，一下子晴朗起
来———我把人都惹光了，但
也出了一口恶气，她想。

中午时，左小青拉上窗

帘，坐在薄暗里，吃光了茶几
上的食物，打着嗝，钻进了被
窝里。隔壁没什么动静，想必
林兰在慢慢泄火。左小青拨了
号码，对乔顿说：“我现在是光
杆司令了，就认得你一人啦。”

乔顿像在船上，汽笛阵

阵：“咋了?是不是哪里不舒
服，去医院瞧瞧吧。我现在去
重庆，临时有个项目。”左小
青翻个身，将一侧的枕头压
在身下，嘟哝说：
“浑身不舒服，尤其是子

宫，抽得痛，想叫你来揉。”

“嘁，你性骚扰啊!”乔顿
低下声，“听话，耐下性子等我
回来。要是想入非非的话，就
去读几本辞典，经济书也成。”
“我把人都惹光了，没朋

友了。”左小青心情一沉，“乔
顿，要是我像新凯悦珠宝店的
那个肖依一样，被歹徒劫持的
话，你会不会来救我?”
“嘁，你咋会成人质呢?

脑子进水了。”乔顿不耐烦
地说。

AB+CD>EFG

亲爱的宝宝：
有人找我念一篇故事，给

一群眼睛看不见的小孩听。
我本来以为随手就能找

到一个故事，反正我读过很多
故事我都很喜欢。可是，我翻
了十几本书，都还是找不到适
合的故事，因为我觉得合适的
故事，是整篇故事里都没有用
到“看见”这个词，都没有描
述云的形状、树叶的颜色，没

有描述城堡的高度、宝石的闪
亮，没有描述主角的美丽、没

有描述陌生人的眼神。
一直到出发前往会场

前一刻，我才总算勉强选了

一个古老神话里，一个天神
为了救人类而背叛了祖父的
故事。这个故事本来很有力
量的，但我讲得很不精彩，因
为我删去了所有要靠眼睛才
能看到的东西，结果故事被
我讲得干瘪瘪的，而且，我还

是免不了讲了两次“看到”：
一次是天神“看到”人类被
洪水淹得有多悲惨、一次是
乌龟和老鼠一起 “看到”天
神不快乐的样子。

另外一位受邀去讲故事
的作家，讲得比我精彩多了，

他一点都没有故意避开“看
见”的东西，老太婆的脸色、
小瓶子放的地方、矿坑的黑
暗，他把故事讲得很生动，小
孩都听得很高兴。

宝宝啊，当我们对别人讲
故事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描

述一个对方终有一天能懂得
的世界，还是描述一个对方永
远也不会懂得的世界?

HI>-JCKLG

我对不少事的相信，看

似坚强、实际上很脆弱。 比
方说：动物应该生活在大自

然、而不是动物园。
如果有人不这么想，而他

又很雄辩，我也许就会动摇。
我手上正读到这本小

说，主角是印度一个动物园
老板的小孩，这小孩在小说
一开始就很大声责备我们这
些天真的人类，说我们一厢
情愿地以为：动物有多么热

爱野外；多么热爱远走几公
里，只为了喝一口河水，还要
没事被河里的鳄鱼吓得半
死；或者，多么热爱狂奔到心
脏都快爆炸，却连只兔子都

捕不到；或者，以为动物多么
热爱永恒地被蚊蝇绕头飞

舞，永恒地被吸血小虫死叮
在伤口上。

动物园老板的小孩继续
说：当我们这些人全心相信土
拨鼠爱钻洞、狮子爱奔驰、蟒
蛇爱猎杀的时候，我们自己却
快乐地为自己盖起遮蔽风雨

的房子，装自来水管、开医院
看病、开超级市场买洗干净的
肉、开汽车免得走断腿。

我们这么享受干净的水和
食物、安全的住处，有人替我们
剔去鱼的刺、有人拔去我们的
痛牙。这样的我们，却自命正

直地相信动物都该活在野外、
发炎、拉肚子、牙痛、中暑。

这个小说里的孩子，觉得
好的动物园绝对是天堂，住在
里面的动物幸福得要命，才不
可能想念野外的饱一顿饿十
顿、整天担惊受怕的日子。如

果一定要把这些动物再赶出
去，赶回大自然，那叫惩罚，不
叫“放它们自由”。

我没有被这小孩说服。
我觉得人为了自己奇奇怪怪
的原因而出手去干涉动物的
生活，是很蛮横的事。

可是被干涉了的动物，是
不是比较幸福?我就语塞了。笼
子很小的鸟、缸很小的鱼，当然
很苦。那如果笼子大到像一栋
楼、鱼缸大到像一个湖呢?

有人喂养和照顾、渐渐
失去天性，描述起来很可悲。

但是宝宝啊，我们自己就是
这样长大的了。为了换取医
疗、食物、住所、汽车，我们心
甘情愿地住在舒服的笼里、
做很多工作、考很多试、观
看、也被观看。

我以为我可以很坚定地

对动物园这件事发表意见，
哪知道一个小孩的质疑，又
让我看见了自己。

MNOPQRS

到了后半夜，曹小芬的身

上有了些许热气，她的手依然
是冰冷的，赵鑫坐在离她半米
远的地方，曹小芬看到他靠在
墙壁上，模糊的一个身影。曹

小芬的心痛了一下，她用冰冷
的双手捧住自己的脸，说，我
怎么觉得你是好人?衬着草涛
的声音，曹小芬的声音很小。

赵鑫的身子颤抖了一下，
曹小芬能感觉得到，接着，曹
小芬还感觉到赵鑫的身子离

她远了一些，因为，那一股热
气远了。

赵鑫没有说话，曹小芬心
里也在打着鼓，不管怎么说，
赵鑫都是不可信任的，难道公
安局会出错吗?那张通缉令上
可是写得清清楚楚，连照片都

有。这个世界上，那么多的人，
为什么偏偏把他的照片登出
来呢?尽管他长得很像一个韩
国影星。曹小芬一想到韩国影
星，就想到了她正在看的一部
韩剧，已经有两天没有看到
了，也不知道剧情发展到什么

地方了，她记得她看到的最后
一集，是那个女孩又反悔了，因
为她在酒吧里发现这个苦苦追
求她的男人，是一个极度随意
的人，她受了伤害，痛苦极了，
那个追她的男人更痛苦，他不
断地对她解释，可是那个女的

就是不原谅他……曹小芬心里
嘀咕着，也不知道这两天他们
和解了吗?曹小芬希望他们和
解，她看得清清楚楚，这个男人
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
千万不可放弃啊。

突然，赵鑫说，什么是好

人?什么是坏人?
好人?……都是……都是

好人啊。我没有见过坏人，电
影里才有坏人。曹小芬说。

是啊。电影就是电影。赵

鑫说。
你喜欢电影吗?曹小芬问道。

喜欢。我……我什么都喜
欢。尤其是现在。赵鑫的声音
里有一种惋惜的音调。

你知道吗?你特别像一个
演员。曹小芬说。韩国的。赵
鑫沉默着。曹小芬说，你喜欢
看韩剧吗?我特别喜欢看。

赵鑫低下了头，说，没有，

我从来没有看过韩剧。
你的那张照片更像，就好

像是一个人。要不是写着通缉
令几个字，我倒觉得是一幅电

影广告。
照片?哪张照片啊?赵鑫

喃喃道。
哦，就是那张，你一只手卡

在腰上，戴了一顶帽子，身子有
点向前倾，你穿的就是这件外
衣。很酷的，特别像一个韩国影
星。曹小芬说得一板一眼。

哦。赵鑫叹道。

雨小了下来，雨点落在外
面杂草上的声音也是疲惫的，
紧一滴慢一滴，很犹豫的感
觉。曹小芬和赵鑫都沉默着。
突然，赵鑫说，你……你不想
去领奖金吗?

什么奖金?

通缉令上不是说，举报了
我，会有五万块的奖金吗?

五万?哦，是五万吗?曹小
芬的声音，听起来和外面的雨
声一样疲惫。

曹小芬从来没有成为一
个富翁的理想，她对张凯旋给

她的眼前的生活已经很满足、
很满足了。不过，曹小芬自己
也说不清为什么她想象中的
像电影上的那种幸福感总是
离她越来越远，她坚信像电影
上的生活一定是存在的，只是
还没有到达她的生活中，她时

常对着屏幕扪心自问，她在找
那个她看不到却能感觉到的
距离，她想啊想，也想不出一
个结果来。自从听了张凯旋的
那些醉话以后，她的心里突然
有了目标，她很认真地攒起了
钱，她攒了钱也不跟张凯旋

说，她心里想总有一天，她会
把一张让张凯旋满意的存折
交给张凯旋的，她想象着张凯
旋拿到存折后的样子。在大多
数电影或电视剧里，表现的都
是男人把一件东西送到女人
的手里的时候，女人欣喜若狂

的样子。曹小芬想，既然女人
能那样欣喜若狂，男人为什么
就不能呢?

TU>VWX

在华欣小住的十天里，

我们玩得乐不思蜀。当时我
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第一
时间把我的经历与大家分享，
在紧绷、快节奏的工作之后，
用恬静、自然的华欣之旅来
犒劳自己。

或许是太过于享受华欣
的悠然了，致使我们的下一

站———美国之旅是一次很傻
的经历!

因为结婚了，终于有了
走到哪里都能站得住脚的理
由告大假了。我想如果不是
职业的特殊性，我甚至想给

自己放假三年，充分享受得
来不易的婚姻生活给我带来
的甜蜜。但，现实终归是现
实，如果我三年不去接戏，
就等于在观众的视线中完全
蒸发。不过从泰国归来后，
我们还是玩心倍增，心底一

直环绕的声音是：既然有了
这样一个开始，就索性放肆
到底。然后，我们就开始谋
划第二次的蜜月旅行。

这次的美国行完完全全
颠覆了在泰国享受的悠闲，
是一次很傻的经历。美国的

公路网络十分发达，由此延
伸出来的各种配套服务也相
当完善。精明的玩家一定会
选择自驾游的方式畅游美国。
但保守而胆小的杨、刘两公
婆却因为担心不识路耽误行
程，出高价选用了一个当地

的华人司机与之同行。
我现在居然忘了司机贵

姓，只记得他好吃的本领和一
路的碎碎叨叨。每到一个目的
地，他都会催促我们抓紧时
间，唯独吃饭除外。他带我们
去的食肆最显著的特点就是：
贵!每次吃饭都是他抢着点
菜，大鱼大虾当然是少不了

的。一看到他那张吃相难看的
脸，就让我忍不住去揣测他内

心，他一定在想：这两个好面
子又看不太懂菜单的傻瓜，终
于被我逮到了!

这位司机还有一个毛病：
爱挤对观光客同胞。他会毫

无遮拦地讽刺中国观光客如
何小气，如何不懂规矩，每
次都说得忘乎所以，吐沫星
子乱飞，完全不顾及我们的
感受。最可恶的是，有一次
我们在买衣服，售货员问他
是哪儿人，他居然说自己是

美国人。贱人!我抽他的心
都有了。

有这样的旅伴同行，我索
性破罐子破摔。从第三天开
始，我再不想强打精神充当观
光客，这种走马观花、到此一
游的玩法我受够了，我要名正
言顺地倒时差。晚上，我把看
得懂、看不懂的电视通通看个

遍。白天，就昏昏沉沉、含冤
睡去。这样的局面一直延续到
七天以后，我们告别司机，离
开拉斯维加斯。

从拉斯维加斯到纽约的

飞机要坐九个小时。9·11以
后，这段行程中是不提供餐
食的，我和杨泓却一概不知。
看见空姐推着热气腾腾的汉
堡过来，正想说谢谢，对方
却伸手向我们要钱。

五美金一个汉堡，我和
杨泓搜遍全身只找到了 4个
美金。邻座特别好心地给我
们一美金，并很鼓励地说你

们可以买一个了。这时候，
中国人要面子的心态又表露
无遗了，自尊心立刻占了上

风。因为我们一贯的想法是
在飞机上不用花钱，所以钱
都放在了箱子里，之后我们
就上演了当着众人面翻箱倒
柜找钱的镜头。

豪气十足地说“来两个汉
堡”（:_; <H+=>8

PZ©S）。邻座对我们可爱的
举止抱以了微笑的摇头。握着
和中国完全不一样的结结实实
的无敌大汉堡，我和杨泓相对
无言，扔掉还是咽下，是个值
得思考的问题。节约是美德，
绝不能在别人的地盘浪费粮

食，于是我们艰难地硬是给塞
进了肚子。后来承受的被撑的
痛苦只有我俩领教到了，杨泓
的哥哥嫂嫂去接我们的时候，
对我们捂着肚子、脸色异常的
状态疑惑不解。


